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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英语言中都有大量的委婉语被用于掩饰“死”这个人类最基本的客观事实。本文从宗教信仰、等级差别、价值观念探讨中英文化的生死观，解读汉英死亡委婉语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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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对“死亡”这个概念和词本身进行乔装、隐晦。对死的避讳，使用“死亡”委婉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当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恩格斯用ceased to think和gone to sleep—but forever将马克思的去世比作“停止思想”和“永远安详地睡着了”。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用深沉迟缓的语调所作的著名演讲中用final resting place婉指“墓地”，用gave their lives婉指“牺牲、战死、阵亡”。莎士比亚在《凯撒大帝》一剧中说凯撒是put to death；在《麦克白》一剧中把死亡说成是surcease、taking-off；在哈姆雷特中将die说成是sleep和shuffle off the mortal coil(摆脱人生的羁绊，大解脱)。

从人们的社会心理上来讲，认为谈及“死”是不吉利的。在汉、英语言中都有大量的委婉语被用于掩饰“死”这个人类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因为“死”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生理现象和社会现象，死亡是一种不幸，因此，人们在死亡面前感到一种不可解释的超人的力量。由此“对死亡产生了恐惧和禁忌，进而导致代表死亡这种现象的语言符号成为禁忌语。在不得不提及死亡这种现象的场合，为了避讳，人们便使用另一种语言符号来代替被禁忌的语言符号，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各种语言中都大量存在与死亡有关的委婉语”(辜同清，1999：67-68)。综观历史，由于对“死亡”的理解不尽相同，汉英两种语言中都产生了不少“死亡”委婉词语。本章从宗教信仰、等级差别、价值观念等方面探讨中英文化的生死观，解读汉英死亡委婉语的生成。
一、宗教信仰与“死亡”委婉语解读

“死亡”是语言禁忌最主要的领域之一。人们不理解这种神秘而令人恐惧的自然现象，便从宗教里寻找解脱。为了消除人类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各种宗教都对死亡作出了解释，对死后的世界进行了描述，以及对来世的不同看法，这一切都在语言中反映出来。

在原始宗教观念的支配下，人类普遍把语言看成是具有超自然魔力的东西，“说凶即凶，说祸即祸”的思想意识在汉、英民族的民俗传承中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因此，汉、英民族中存在着相同的禁忌。但由于汉、英民族社会历史土壤的差异，由相同的禁忌发展而来的委婉语却不尽相同。英语国家大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重视来世的拯救，在《圣经》及众多的布道文、赞美诗和颂歌词中，涉及死亡之处很多。因此，在英语中存在着大量源于宗教的“死亡”委婉语。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圣经》是惟一的、至高无上的真理。按照《圣经》的教义，人生在世是救赎的过程，只有经过种种磨难，死后才能得救，升入天堂，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英语中死亡委婉语源自《圣经》中不少就体现了基督教的人生观及其对死亡的宗教解释。如上帝用泥土造人，于是人死之后就return to dust。《圣经-旧约》中就讲上帝用泥土制造了人类始祖亚当，并对亚当说：“Thou come from dust, and shalt return to dust.”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必须赎罪，故死去犹如pay the debt of nature；上帝乃万物之主，人死后就得be called to God。死亡就是go the way of all flesh。人在世时必须积德行善，方能go to Heaven，然后就能be with God，be asleep in the Arms of God/in Jesus /lie in Abraham’s bosom，而后be at peace。这样，人生就go to one’s final reward。人死只是yield up the ghost，而灵魂却是launch into eternity，have one’s name inscribed in the Book of Life。

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爱自己的儿女，人类也要爱上帝。人类本来有罪，因此要虔诚地信仰和服从上帝，才能赎清原罪，得到赦免，在来世获得拯救，进入天堂。所以，在英语中，源于宗教的死亡委婉语的本义大都是“应上帝之召”、“安睡在上帝怀中”、“上天堂”、“到彼岸”、“与天使同在”之类。从这些“死亡”委婉语可以看出，基督教把各种美好的向往和憧憬都摄入了死后的世界里，让生者有精神情感的寄托，安心生活，让死者有灵魂的归宿，愉快平静地离世。

比起英语民族来，中华民族没有一个共同的、统一的宗教信仰，虽有道教、佛教以及回教等，但信仰者在全民族人口中所占比例太小，宗教禁忌未能对全民语言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的宗教也产生了一些“死亡”委婉语，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必然导致言语禁忌的多样性，委婉语也因不同的宗教背景而呈现出不同的宗教色彩。

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源自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道教把先秦道家的理论概念“道”加以神秘化，作为根本的信仰，把得道成仙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道家否认世间万事万物的差别，认为“生”与“死”也没有极端差别，所谓“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庄子·刻意》)，于是人死便婉称“物化”，以及“隐化”、“遁化”。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的道教则进一步追求生命不死、肉体成仙，称人死为“仙逝”或“仙游”。道教认为，经过一定的“修炼”，世人是可以脱胎换骨，超凡成仙的，没有必要等到死后才来超度灵魂，因此，源于道教的死亡委婉语大都与成仙有关。道教认为人死犹蝉之脱壳，称“蝉蜕”或“蜕化”；或如鸟生双翼飞升，称“羽化”；或传说得道成仙便乘白鹤而去，于是，称“骑鹤”或“化鹤”。中国自远古以来便有“不死”的观念与鬼神之说，经过道教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构想，更是吸引了帝王及众多的达官显贵的向往。道教的神仙方术为秦汉帝王们所钟情: 秦始皇兴师动众，让人入海求仙；汉武帝被神仙方士所鼓吹的得道成仙之术搞得神魂颠倒，深信不疑；唐代自唐太宗李世民始，至以后数代，都是笃信神仙方术。道教把神仙分为“三品”：能乘云御气升天入天堂的天仙，可任意逍遥遨游于名山大川的地仙，再下一品是由尸骸蜕化成仙的尸解仙。得道成仙者不是升入方外的天堂就是去往蓬莱仙岛等处。源于道教的死亡委婉语反映了人们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愿望，以及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去超越死亡，寻找生命寄托这种自强不息的进取心态。

佛教的最高境界，称之为“涅槃”，意为进入一种永恒寂灭的精神状态，而其根本宗旨，则是为人指点迷津，灭绝苦源，使人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的流传、渗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汉语中的许多词汇就是源自佛教词语。但是，源于佛教的“死亡”委婉语却大都未能跨出佛门，如：圆寂、归寂、顺化等。“涅槃”源自音译的梵语virvâna。佛教提倡修行，其最高境界为“诸德圆满俱足，诸恶寂灭净尽”，所以也virvâna意译为“灭度”、“圆寂”、“示寂”、“入寂”、“入灭”。佛家功德圆满，达到“四大皆空”，死时心平气定，盘膝端坐如生，曰“坐化”；而此后必“登莲界”—这就是佛教对“死亡”的最高赞誉。“诸德圆满俱足，诸恶寂灭净尽”是佛教修行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也是凡人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因此，上述佛教所用的“死亡”委婉语至今只用于指僧尼之死。一个佛教徒若能达到“涅槃”的境地，也就意味着他能超脱红尘，出世成佛。许多高僧在行将辞世之时，沐浴更衣，盘坐合什，用意念控制肉体，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无痛苦地安详地死去。这就是“坐化”。佛教以业报轮回来解释人的生死，实际上同以灵魂肉体来解释人的生死一样，最终赋予了人以超越死亡达到不朽的性质。

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中华民族素持宽容的心态，是为多神论信仰。从各自的宗教视角出发，对死这一自然现象，不同的宗教自然有不同的说法。当然，不同宗教对“死亡”的解释也有一些相通之处，例如道家认为人死即归于自然，返归本原，故称“返真(元)”或“登真”；佛家也认为人死后灵魂则回归本真，故称“归真”；同时，回教也称“死”为“归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比起英语来，汉语这方面的委婉语少得多；而且，由于宗教的多元化，汉语中这类来源于宗教的“死亡”委婉语，绝大多数未能作为全民语言进入《现代汉语词典》；进入者除了道教的“仙逝”、“物化”和佛教的“归西”等少数几个外，也多数保留着鲜明的语域特征，如“归真”是佛教、伊斯兰教指人死；“羽化”是道教徒称人死；“圆寂”则是佛教用语，这些语域标记式的附加注释，说明它们一般仅在宗教圈内使用，在无神论思想占主导的现代中国，很难被接受而沿用。

二、等级差别与“死亡”委婉语解读

英汉所避忌的对象大相径庭，英语避神，表现出明显的宗教性；而汉语避人，则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性和等级差别。中国的封建统治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等级制度发展得非常完备。封建礼法的禁忌语多不胜数。在论及死亡的委婉语中，也都体现了尊上卑下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古代中国的制度文化曾使中国成为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皇权至高无上，官僚等级制度森严。封建统治者生前要高人一等，死后也要别于庶民。《礼记·曲礼(下)》就明文规定：“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到了唐朝，据《新唐书·百官志一》记载：“凡丧，二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于庶人称死。”“崩”和“薨”都采用比喻的手法来渲染夸张天子和诸侯之死的影响。至于“不禄”，则采用迂回陈述法，改变叙事的角度，也称“弃禄”，意思是“不再享用皇上的俸禄”，这种说法的身分限制也是显而易见的。采用迂回陈述，帝王之“死”，也称“弃朝”、“弃群臣”、“弃天下”。历代帝王专用的死亡委婉语有：“千秋万岁”、“山陵崩”、“晏驾”、“升遐”、“宾天”、“大行”等。然而，平民百姓只能叫“弃世”、“弃平居”、“弃馆舍”、“弃堂帐”。古汉语中这类“死亡”委婉语界定清楚、等级分明，一点含糊不得，谁也不敢跨越雷池半步。其中只有“卒”例外，因为“卒”即“结束”，是一个模糊词，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后来也就平民化，并一直沿用至今。随着时代的变迁，某些特定阶级和宗教的委婉语在现代已不流行，如婉指帝王、帝后死亡的“崩”、“驾崩”、“大行”、“弃群臣”；专指诸侯或王公大臣死亡的“薨”、“薨殒”、“捐宾客”等。

英国的封建社会中也曾存在封建等级制度，但那是封建领主之间以土地关系为纽带，通过层层分封而在他们之间形成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制。这种封建等级制的特征在于建立起封主与附庸的臣属关系，附庸要接受封主的土地，就必须宣誓效忠封主，并对封主尽义务。由于采邑是通过层层分封的，所以附庸只承认自己直接接受封的领主才是自己的封主，而对自己封主的封主却不发生臣属关系。可见这种封建制度是以土地关系作为纽带来维系的，而不像中国的封建社会那样以礼法来维持社会秩序，因而“名分”上的尊卑也就没有像汉语那样森严地在语言中反映出来。以制度化的对于不同等级人的“死亡”的不同婉称，在英语中也就见不到。西方人笃信基督教，认为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故生来人人平等。英语中有一条古老的格言：Popes，Kings，beggars，and thieves alike must die．头衔和地位并不能免人一死。在死神面前，卑贱者和高贵者一律平等。17世纪40年代英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它主张消除一切由等级和地位造成的差别和特权，党员们把自己叫做leveller。因此，在英语中，“死神”也被人格化为 the great leveller，“死神”不分贫富贵贱，对谁都一视同仁。这种“人皆有一死”的平等观念，还体现在join the great majority，go the way of all flesh等一些委婉语中。在这样一种文化土壤中，自然不可能产生那种社会阶层等级泾渭分明的委婉语。

三、价值观念与“死亡”委婉语解读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除了具有带共性的道德准则以及评判善恶价值尺度的道德标准外，还具有各富特色和个性的伦理文化和道德评判的价值标准。“死亡”观念及态度是人类道德、价值观念、伦理准则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每个人所持的价值观不同，对不同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较汉英文化中的死亡观念，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十分推崇舍身取义的英雄作风，注重死亡的社会价值，提倡在需要的时候为义而死。所谓“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司马迁所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谓汉民族死亡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志士仁人都希望自己的死能够重于泰山，而不是轻于鸿毛。一个人为公或为国家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时，人们往往会用褒义的、正面的评价词语来表达他们对英雄人物的崇敬而又深切哀悼的感情，讴歌光荣的“死亡”。例如：“壮烈牺牲”、“慷慨就义”、“为国捐躯”、“以身许国”、“马革裹尸”、“杀身成仁”、“肝脑涂地”、“流尽最后一滴血”、“永远离开了我们”。汉语表示死亡的委婉词中，还有不少的豪言壮语，如：“献身”、“捐躯”、“殉职”、“阵亡”、“效死”、“就义”、“授命”、“成仁”，等。

尽管英语国家的民族英雄也常常受人敬仰，在英语里也能找到一些表示为国家或事业而捐躯的委婉词语，如fall, lay down one’s life，give one’s life , lay down with one’s shovel and hoe , kiss the dust, bite the dust/the ground, make the ultimate sacrifice, be present at the last roll call, be written off, fire one’s last shot，但这些表达法不论从内涵还是感情的表达上都无法与汉语中的固定词语相媲美，也远没有汉语中的表达法来得丰富多彩，带有一种对英雄人物深深的敬意和哀悼之情。同中国文化不同，英语文化注重个体生命死后的灵魂安息——个人愿望的实现。他们往往只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去考虑，希望自己的死能够得到上帝的赞许和垂爱，死后与上帝同在。虽然他们也有为正义、为真理而献身的英雄，但那是因为这些英雄的死完成了上帝赋予的“拯救他人”的使命，符合宗教教义的基本规范。因此，西方人面对死亡就很少有中国式的豪言壮语，即使是源于军旅生活的死亡委婉语也大都不带有悲壮的色彩。

与正面人物相反，对于那些坏人、恶棍，以及犯罪分子的死，汉语中有很多带有贬义的、反面评价色彩的委婉词语，如：“横死”、“丧生”、“丧命”、“完蛋了”、“吹灯了”、“见鬼去了”、“玩完了”、“仰天了”、“拔蜡了”、“吃枪子”、“见阎王了”、“哏屁了”、“一命呜呼”、“下地狱”、“瞪腿”、“翘辫子了”、“送命”、“毙命”、“断命”、“回老家了”、“吃枪子”、“鸣呼哀哉”。英语里也有一些带有负面评价的死亡委婉词语，如drop off the hooks，to kick off，to kick the bucket，slip off the hooks，hive up，yield up the ghost，be done for等。Go west为英语的一种比喻说法，是人们把死亡比作已西沉的落日。

四、汉语特有的“死亡”委婉语解读

中国人不仅忌讳说“死”，与“死”有关的事物也同样忌讳，而以相应的委婉语来代替。例如：人们称棺材为“寿木”、“寿材”、“长生木”等，称死人穿的衣服为“寿衣”、“长生衣”等。医院里，把停放尸体的房间称作“太平间”。自古以来，我国的丧葬方式有很多种，民间主要以土葬为主，其中人死后直接埋入土中的叫“入土”，入棺则称“就木”。在古代还有一种作法，即庶民死后，将其尸体填入沟壑之间，于是“填沟壑”一词也常用来代指 “死亡”。在我国古代有一种叫做“属纩”的风俗，就是把新的棉絮放在临终人的口鼻上，试看是否断气。这种风俗虽然只在个别地方流行，而且现在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属纩”一词却流传至今，成为“临终”的代称。与“死亡”相联系的“坟墓”，“墓地”当然也在禁忌之列，其委婉语也有类似的等级差别，皇帝的坟墓称“陵”，“陵亲”，“柏城”，“玄宫”，“鼎湖”等，而庶民的坟地只能叫“蒿利”，“蒿丘”，“坯土”，“阡原”，“丘墟”，“幽宅”等。汉语中有很多语音禁忌。我国民间认为，74、84是两个“槛”，许多老人不愿意说上述年龄，而常常多说或少说一岁。凡是带有“死”的谐音的词、字都要避讳。电话号码带“4”的价格都要低一些。特别是开车的都讨厌带“4”的车牌号。这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禁忌比西方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与中国人的“说凶即凶”、“说祸即祸”的畏惧心理有直接的联系。人们把婴儿之死说成“没成人”；把幼儿之死说成“夭折”、“夭亡”、“短折”；把少年之死称为“凋谢”；妻子死叫“断弦”；为守贞而死叫“玉碎”。人们对老年人之死用：“见背”、“身故”、“去世”、“过世”、“谢世”、“故世”、“辞世”、“故去”、“亡故”、“就木”、“老了”、“疾终”，等。在古代，老人因年高或高寿在家安然死去的称“考终”、“寿终”、“寿终正寝”。假如要表达健在的人死后之意时，在汉语中往往用：“不讳”、“千秋之后”、“百年之后”、“三长两短”；对信仰马列主义者常用“去见马克思”；战争中死叫“光荣”；执行公务而死叫“殉职”；对基督徒之死用“见上帝”；对有神论者之死常用“见阎王”、“归西”、“归天”。

汉语中有上百个“死”的委婉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四字格成语。形形色色的“死”都有相应的委婉语，除了其概念意义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内涵意义、感情意义、搭配意义。例如：“行将就木”、“弥留之际”是即将死亡；而“百年之后”、“千秋之后”则是死亡之后。不同的死亡方式有：“寿终正寝”是正常死亡；而“山高水低”、“三长两短”却是意外死亡。“一病不起”是病死；而“马革裹尸”是战死；“葬身鱼腹”是溺死；而“自寻短见”是自杀而亡。还有不同的死者身分：“千秋万岁”、“宫车晏驾”用于帝王；而“命归黄泉”、“撒手人寰”则用于平民百姓。“香消玉陨”、“珠沉璧碎”、“葬玉埋香”、“玉陨香断”、“倩女离魂”用于美女；“英勇就义”、“为国捐躯”用于英雄；“哲人其萎”、“兰摧玉折”用于贤人；“玉楼赴召”、“玉楼修记”、“地下修文”、“英年早逝”用于文人；而“钟室之祸”则婉指功臣遭忌被害。汉语中“死亡”的不同说法，表现不同阶层、身份和年龄的人之死，死的不同原因、方式，以及表达不同的感情色彩，这就使汉语中“死”的委婉语数目庞大，纷繁细腻。

五、英语特有的“死亡”委婉语解读

英语“死”的委婉语大量源自基督教的传说和典故，而这些大量的传说和典故又都源自古希腊或古罗马的神话。例如：pay Charon、Charon’s boat(ferry)，等。与死亡委婉语有关的词项，还可采用借代的手法，用意义比较笼统的词项代替意义比较具体的词项，被借代的往往是外来语。例如：pass away中的pass源自法语passer，而passer是mourir(死)的意思；decease，源自拉丁语decedere，de表示away，cedere表示go，decease意为go away。

委婉语是社会心理在语言上的一种反映，它的形成、发展、转换乃至衰亡都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在中世纪，由于连年灾荒和瘟疫流行，Grim Reaper是这一时期“死亡”的代名词。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死亡比做a nap、sleep，赋予“死”以人性，结果出现了嵌有死者肖像的坟墓雕塑。从中世纪到现在，人们把死看作a master gamesman，人人都希望把“他”击败，但最后却都败在“他”的手下。人生如赌博，赌注输了，生命也就完了，因而出现了各种与游艺相关“死”的委婉词语：cashed in/handed in his chips，jumped the last hurdle。

在美国向西部开拓疆土的时期，通行的私刑是绞刑。由于西部地区产cottonwood(棉白杨)，行刑多在棉白杨树下。一些含有cottonwood的词语保留下来，成为“被吊死”的代用词，如decorate a cottonwood，be a cottonwood blossom，riding under a cottonwood limb等。daisies是英美人墓地常见的野花，所以也就成了逝世入土的象征。围绕daisies一词产生了很多委婉的说法，如：count daisies, grin at the daisy-roots, hide one’s name under some daisies, kick up daisies, push up the daisies, turn up one’s toes to daisies。对待那些自杀的人也有take one’s own life，而不是直截了当地用commit suicide或kill oneself。死者灵柩停放及安息长眠的地方一般常用mortuary、cemetery、graveyard等词来表达。然而，有些英美人却不太愿意用这些字眼，认为它们听上去太令人伤感，会使人觉得活着的人似乎太冷漠无情，竟将自己的亲人尸骨弃置如此寒冷潮湿、阴森恐怖的地方。因此，近年来有人已开始用funeral home、memorial park、sleeping garden这样的委婉词语。Home和park所含的“温暖亲切”、“舒适宁静”的情感是不言而喻的，颇能给活着的人特别是至亲好友以感情上的安慰。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英语中有些“死”的委婉表达法也已很少使用，有的已成为旧词。而许多新的表达方式不断涌现，如：mercy killing/stroke，pull the plug，pass out of the picture，be grounded for good，run one’s race。把死亡看作是新生活的开始：go to a better place，be called to a higher life。这些委婉语源自各行各业，现已被广大民众所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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